
        
            
                
            
        

    
虐殺式情愛

【高雄縣某民宅】

『高雄縣三多一路口某一旅館內，發現一具全身赤裸、手腳斷裂的男屍，法醫相驗確認男屍生前遭兇手極盡變態的性虐待，最後是大動脈失血過多而亡！警方調動旅館監視錄影帶，無發現有可疑人物…目前警方……』

胡佑桑關掉電視ＴＶＢＳ新聞報導，心裡的莫名興奮感升起，知道自己的罪行會被發現跟從電視看到別人報導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那個男人…臨死前才剛得到自己給他的高潮，怎麼可以算是性“虐待”呢？應該是單純的性高潮吧！, 想到這裡胡佑桑又笑了出來，明天的報紙自己所做的事會登在哪一版呢？

他很期待看到自己那件變態殺人案登在大大的頭版，不過那些什麼自由、聯合是不會登的，他們只會登一些有的沒的政治，不過蘋果日報一定會登！他保證

【男同志聊天室】

 

『耶！你知道嗎？男同志被人虐殺耶！』

『我知道啊，那件事不是搞得挺大的，死的很慘耶…』

Ｇ聊天室裡每個人討論著除了幾年前虐犬箱屍命案，同志的愛恨情仇就很少浮出臺面，而現在“虐殺男同志”的案件，使每個男同志有些害怕及好奇。

『兇手真的有那麼可怕嗎？』一名ＩＤ“仰望星空”的Ｇ發問。^

他的一番話馬上引起一堆人的回應，不過都是些無關緊要的話。

直到有個人冒出一句，『我知道兇手是誰！』是個叫“時尚優男”的人。

在網路上每個人的話都可能是騙人，以這句話為前題之下，每個人都只把這句話當玩笑。

『你真的知道…兇手是誰QQ？』仰望星空傳了一句密語過去。

不到幾秒對方也傳回來，上頭的回答是肯定的

『你可以告訴我嗎？我很好奇兇手是誰耶。

那個自稱自己知道兇手的“時尚優男”看過“仰望星空”的視訊，是個很有型的ＧＡＹ。

『除非我們出來見面，這樣我才就告訴你。』時尚優男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了，那雙關語是說，除非你跟我做愛，這樣我才告訴你，『怎麼樣，要不要？』

『ＯＫ，我們哪見？』仰望星空回應他的要求，『你是哪人呀？』

『我記得你住高雄，我們就約在下午４點半高雄火車站裡７-１１見好了。』

『好～要準時來喔！』

淫慾火燄燃起，饗起的黑色哀樂。

在不知道誰是誰的羔羊，一場腥紅饗宴畫開序幕。

【高雄火車站】

７-１１人不多，加上事先給了雙方的手機，所以找起人來特別輕鬆。

「你是…仰望星空吧，長得不錯嘛～」

身高大約１７６ｃｍ，高挑有型，衣著隨性瀟灑，是個好看的男人。

「還好，跟我說吧，兇手是誰呀？」仰望星空好像很想知道誰是兇手。

「真性急，走吧～上車，跟我到個地方，我就跟你說！」

兩人共騎著一台１００ｃｃ的機車，很快就到一家名叫“御宿”的MOTEL停下。

「進去吧，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約你出來的意思。」時尚優男笑著。

房間號碼０１４號，是間燈光昏黃的套房。

時尚優男坐在床上，「喂，星空你叫什麼名字呀？我不可能一直叫你仰望星空吧！」他盯著眼前的男人，看著他脫去自己的襯衫而露出的肌肉勻稱線條，這種活生生的Ｓｅｘ是容易使一個人昏頭的，「我叫阿傑，你咧？」

仰望星空上身赤裸坐在阿傑身旁，「我叫佑桑！」

阿傑心急的一把抱住佑桑，吻舔著佑桑的喉頭，帶著鹹酸的男人體味，讓阿傑的感官瘋狂。

順著佑桑誘人的鎖骨，阿傑又咬又舔，靈活舌頭滑到寬廣的胸膛，手指輕揉者胸前的殷紅，重捏輕點小巧的肉球，阿傑覺得自己的下腹湧上想狠狠磨擦的快感。

「你身體真是棒，你當過兵吧！」阿傑盯著佑桑鍛段鍊有素的腹肌，溫熱的舌頭一路吻咬著結實的腹部。

「嗯…還好吧。」牛頭不對馬嘴的回答。冷靜的觀察阿傑的模樣，只是正在沉醉於性慾的阿傑是完全不知道佑桑一點也沒有投入這場性愛。

阿傑拉去自己的長褲，手握著自豪尺寸的昂揚巨大，因為是勃起狀態大約是16公分左右，他將肉棒送到佑桑嘴邊，「快…幫我舔…」粗重混沌的語氣，佑桑知道他就快要想好好發洩一般。

握著那根火熱，佑桑用舌頭輕舔著，龜頭前的細溝，溫熱的莖幹，這些都是會讓男人興奮的地方，正因為自己是男人所以更能理解男人的要害；雖然是那麼說沒錯，但是一個人的嘴巴想容納下一根粗大的物體是太難一點，佑桑很勉強的只含進三分之二，一根東西頂在喉頭的滋味也不好受，再加上那種特有的熱腥味，佑桑想把肉棒稍稍抽離自己的嘴，阿傑卻一把抓住他的後腦杓，腰部往前用力衝刺，堅硬的肉棒刺的佑桑不能喘氣，偏偏又無法把它推開，只好任由阿傑在自己口裡蹂躪。

「唔…快…快…」阿傑的喘聲變快。

強力扣緊後腦袋的手掌，突然大力一抓，一股熱濁的白液射出，從喉頭身處湧上口腔。那種腥熱的味道令佑桑感的反胃，可是嘴裡還放著一根硬度還在的肉棒，想吐也無法張開口吐，乖乖吞下。

「真爽，怎麼樣，感覺棒不棒？」阿傑終於把肉棒從佑桑口中拔出，那稍變軟的火熱一下時間又回復硬挺。

床上的兩具肉體，一個火熱、一個冷然，形成了強烈對比。

「我要進去…脫掉…」粗啞的嗓音，阿傑快要忍不住。

佑桑微笑，他解開自己長褲的拉鍊，把沒有變化的性器暴露在另一名男人面前。

「你根本就沒勃起嘛…怎麼上！」

「幫我囉～我剛剛都幫你舔咧～」

「想我幫你服務呀，可以…」努力壓下火熱的慾望，阿傑張開嘴含住那沒變化的性器。

輕舔莖幹、吸吮、啜吻，阿傑舔了１０多分，那未勃發的火熱卻一點動靜也沒有。

阿傑自認為自己嘴上功夫應該不會差到會讓一個男人一點反應都沒吧。

相對於阿傑心裡想的事，佑桑只是溫和的笑著解釋，「我有點性冷感，真不好意思！」

他笑著，對眼前的男人有哀悼之意，自己的快感並不是普通的接吻、做愛等簡單的能滿足的；連ＳＭ都無法滿足那種讓人神經麻痺極喜的感覺。

佑桑的手指滑過阿傑充滿年輕氣息的背部，滑潤觸感佳，裡頭想必脂肪一定很少吧，那種黃澄澄的生物…竟然是人體的一部分…

「咦～你有反應咧，靠，我吹那麼久才給我抬頭！」小小抱怨，他並不知道男人是想到什麼火熱才會勃起的，如果阿傑知道佑桑勃起的原因是因為他想人體的脂肪組織一定會嚇到吧。

「呵…多虧你囉，你要不要“霧”呀！」他笑著從口袋拿出一條透明的小管子，裡頭有著一些像糖果的顆粒，「不要怕，春藥的一種，會很舒服的。」

“霧”是毒品，是佑桑朋友的自製物，是個會讓人騰雲駕霧的快感的東西，佑桑會拿出霧是代表，他不討厭他要殘殺的對象，他想要給他最後臨死的快感。

「…好吧，你應該不會騙我。」說著

年輕的阿傑吞下霧，一種戰慄的感覺直襲後腦，衝勁後有一股奇異舒爽的意識，像射精後的快意。

「怎樣…」看倒在床上的人，佑桑唇邊湧出笑意，藥效發作了，「很舒服吧…」

磁性的嗓音像催眠一般蠱惑著，意識混沌的阿傑沒注意到，應該說他根本無法注意佑桑的舉動。

鋒利的瑞士刀先從頸部畫一刀，鮮血從傷口冒出，什麼感覺都沒有的阿傑只是靜靜享受“霧”帶給他的一切，佑桑的舌吸著腥甜的血液，這才是他要的性愛，沒錯。

「阿傑…你什麼都不要想，我會帶你到極樂天堂的。」細長的手指用力擠壓傷口，指甲還故意延著傷口陷進去，血液染紅了佑桑指尖，「很舒服…對不對…」

阿傑無意識閉上沒生氣的雙眼，他還在霧的墮落地獄。

熱度…生命的跳動…這一切一切都讓佑桑瘋狂。

他用食指從阿傑胸膛中間畫來回直線，健壯的肉體，血液竄出的鮮甜，想這裡只是用手指輕畫突然變得兇暴，指甲用力的插到肉裡很難的拉下。

一個人的皮下組織有多厚，頂多２、３ｃｍ，這時佑桑的食指有三分之二卻埋入阿傑胸腔。”

很困難的動動手指，他感覺到肋骨硬度，那在肋骨後頭的應該是肺吧…

好暖…這宜人的溫度…左手拿了剛剛用過一次的刀子，朝剛剛指甲畫過的地方刺穿，毫不費力的拉下。

傷口邊緣先是發白，接著有血珠氾出、最後是一大片的鮮紅湧出，雙手放在阿傑被剖兩半肚子上，手指拉住冒血傷口…硬生生一扯 ──像拉包子皮一樣，裡頭的澄黃脂肪血液碎肉屑隨的黑紅色血液一同流出。]

肚子上被挖出一口子，早勃發的男體慾望插入暖哄哄的腹部，佑桑感到一股難以言喻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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